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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圣杯意象的西方文化价值

高红梅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　１３００３２

　　摘　要：圣杯意象作为西方文学中追求某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境界的原型，见证

了西方人不同时期的精神追求，体现了西方文学与文化追求向上飞升的超越精神。

圣杯意象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其文化内涵不仅体现了西方的价值体系，而且具有

全球性的影响力。道德理性的规约、超越精神的外化及生命意识的焦虑是圣杯意象

的三大文化内涵，而圣杯意象的传播性、故事性和世俗化是其产生文化影响力的重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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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杯是西方文学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它反复出现于中世纪文学及艺术作品中，尤其是以亚瑟
王为题材的骑士文学作品，仅西欧各国就多达几十本。其中克雷蒂安·德·特鲁瓦（约１１４０—
１１９０年）的《帕西法尔》是第一部以圣杯意象为核心的骑士传奇，作品通过追溯帕西法尔从落魄
王族到骑士的身份转变过程表现了圣杯的宗教想象。克雷蒂安所开创的圣杯追寻的母题被后世

很多作家所继承，并对欧洲文学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日，圣杯意象仍持续被影视、戏

剧、网络游戏等大众传媒演绎，其家喻户晓的程度也表明它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中世纪时期的圣杯意象象征着基督教信仰，但随着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的介入，圣杯意象逐渐演

变成为一种文学隐喻。它凝结着西方文学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体现了西方文学

与文化对向上飞升的超越精神的追求。圣杯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意象之一，其文化价值体现在

它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影响力上。

一、圣杯意象的原型及其置换

圣杯意象是骑士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西方文学提供了一个“为可望而不可即的



理想境界而历险”的追寻原型。

“原型在文学批评中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可辨识的叙事模式、行为模式、人物类

型、主题、意象。它们可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出现在神话梦境和社会仪式中。”［１］１２在弗

莱看来，诗歌有三类意象结构，包括适用于神话模式的神癨意象、适用于反讽模式的魔怪意象、适

用于神话模式与反讽模式之间的世界的类比意象。类比意象还被分为天真的类比意象、自然和

理性的类比意象、经验的类比意象。浪漫传奇中出现的是天真的类比意象，它是神启世界在人间

的对应物。“浪漫故事模式表现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男主人公勇敢豪侠，女主人公美丽动人，反

派人物阴险恶毒，而平凡生活中的挫折、窘迫以及模棱两可则很少得以表现。”［２］１７４天真的类比意

象主要表现为神性或精神性的人物，人物的德行总是能与孩提时期的天真状态密切关联，“童贞

往往在这一意象结构中指处女的贞节……但男性的贞节也同样重要，例如在有关圣杯的浪漫故

事中就是这样”［２］１７５。《亚瑟王之死》中盖拉哈德①之所以能寻找到圣杯，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童

贞，这更充分说明圣杯意象的神性或精神性。

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里，圣杯意象不断地更新，经历着形象和精神的不断演变。从克雷蒂

安的《帕西法尔》开创的以圣杯意象象征追寻宝物的原型，到罗贝尔《亚利马太的约瑟》中的向宗

教信仰的转换，西方文学中以圣杯象征精神追求的写法就形成了一种原型模式、一种固定的情节

结构、一种固定的象征能指和一种文学传统。随着圣杯意象原型在不同年代作品中的所指内涵

不断被置换，包蕴于其中的宗教、政治、社会、文化等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中世纪之后，虽然骑

士文学衰落了，但是后世的很多作品仍会以金杯、宝石、魔法石、指环等圣杯的变体来象征人类的

精神追求。在经历了１８世纪的沉寂之后，圣杯意象在１９世纪又重新兴盛起来。这个时期，以圣
杯象征精神世界的追求开始向世俗生活发展，圣杯的宗教意味与道德意味越来越淡。到了２０世
纪，这一类作品则进一步表现出对技术理性的反拨，对恢复传统及人文精神充满向往，其中包括

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阿拉比》和《死者》等。但这并不能证明圣杯的心理原型被完全遗

忘，例如，艾略特在《荒原》中将圣杯意象与“渔王”原型联系在一起，“渔王”实际上是繁殖神的变

异，这里的圣杯象征着生命崇拜，艾略特将圣杯还原到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与丰收崇拜仪式。２０
世纪末与２１世纪之交，通俗文学掀起了“圣杯热”，其背后的文化动因是大众文化，美国畅销书中
关于圣杯意象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所谓圣杯意象的置换，是指圣杯意象的所指内容不断被扩充，圣杯意象的外形也在不断发生

变异。“现代作家拒绝使他们的原型被‘认出’，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急于使它们尽可能地保持变

易不居，不要让一种解释就把它钉死。”［２］１０４从圣杯意象的置换来看，由圣杯意象神性所衍生的精

神性和可望而不可即的特点，在后世不断被置换，不断被重新阐释。“圣杯的原著故事使圣杯的

概念现在如此广为人知，使这件骑士探寻征程的目标物几乎成为代名词：圣杯用来指代任何一种

伟大的目标或成就或急切渴望得到的东西，从运动比赛的冠军称号到性能卓越的电脑

设备。”［３］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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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盖拉哈德（Ｇａｌａｈａｄ）是著名骑士兰斯洛特与伊莲公主（佩莱斯王的女儿）的独子，他作为亚瑟王朝的唯一坐上危险席位而又
安然无恙的骑士，最后寻找到圣杯。



二、圣杯意象的文化内涵

圣杯意象的文学意蕴在不断被置换的同时，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内涵。

圣杯意象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为道德理性的规约、超越精神的外化及生命意识的焦虑。

（一）道德理性的规约

长期以来，人们惯于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比较，并认为中世纪是古希腊罗马时

代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的低潮期，是野蛮与黑暗的一千年。然而，也有一些人“把它看成是一种

理想的制度而加以赞美，就像我们美化今天的民主和民族国家一样”［４］７。中世纪的圣杯传奇，在

人与上帝的关系中探讨道德问题，不仅传达了基督教所主导的道德戒律，而且探讨了神权话语主

导的善恶冲突。

人与上帝的关系不仅是中世纪社会生活的重要命题，也是圣杯意象表达的核心命题。基督

教神学思想中，信仰神是最高的美德，也是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唯一途径。一般是把对上帝的态

度作为道德的标准，服从上帝权威者为善，反之为恶。“任何人类事件都显示出一种或信仰上帝

或背叛上帝的选择倾向［５］２１”。《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是善恶冲突的原型，中世

纪的圣杯传奇继承了这一原型，并将其置于契约结构之中。受到上帝的奖励或惩罚，这是上帝规

训人类的体现。圣杯骑士的善恶是以能否追寻到圣杯为标准，这与基督教对身体的规训息息相

关。“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

己的人。”（哥多林多前书６：１９）［６］２９０正因为人得到了上帝赐予的圣灵，人才成其为人。也就是
说，人的本性来自圣灵，而非出自于人的肉体、欲望等，人的肉身乃是罪恶的深渊，主宰它的只能

是灵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约翰福音６：６３）［６］１７０基督教的性别等级秩序森
严，但在圣杯传奇中，基督教对身体的规训没有任何性别差异。守护圣杯的“基督的新娘”必须

是贞洁的少女，最后能追寻到圣杯的骑士也一定是童贞之身。身体与灵魂都被统摄于神的光辉

与权威之下。即使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①肯定圣杯骑士部分自然欲求的合理性，也将其身

体规训到对婚姻忠诚这一道德框架内，而被规训的身体与灵魂的终极目标是得到上帝的救赎。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尤其在科学理性思潮活跃的１９世纪，圣杯意象的世俗化色彩越
来越突出。虽然，圣杯传奇表现的仍然是善与恶之间的矛盾，但善恶的冲突不再是服从上帝权威

与违背上帝权威的对立，而主要表现为信仰与理性的冲突。１９世纪圣杯传奇所传递的是人处于
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与迷惘，此时人们希望再次回到那个道德规范的中世纪。“在法国大革命的最

黑暗的日子里，伯克绝望地喊道：‘骑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骑士团，连同它的仪式、它的象征

主义、它的等级地位、它的贵族观、它的军事性基督教以及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的确确是烟消云

散了；可是骑士精神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却残存了下来，因为在每个时代里都有一批喜爱殷勤礼

貌、诚实、勇气、真理和节制的人们，就如在几乎每个时代里都有某个斯宾塞、某个莎士比亚、某个

弥尔顿、某个沃兹沃思、某个丁尼森那样，用不朽的诗句去使这些理想神圣化。骑士精神的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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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约在１２００—１２１０年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在借鉴克雷蒂安《帕西法尔》的基础上，创作
了自己的代表作《帕西法尔》。帕西法尔是一位已故骑士的儿子，他征求母亲的同意离开隐居的森林，来到亚瑟王宫廷，成为一位圆

桌骑士。他与一位女贵族结婚之后，开始寻找母亲，途中投宿到圣杯城堡，受到启示开始追寻圣杯，却遭到失败。在隐士特来弗里岑

特的教诲下，帕西法尔坚持虔诚信仰上帝，并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最终追寻到圣杯，并得以继承圣杯城堡国王的王位。



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应当归功于中世纪的传奇故事’。”［７］２６２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圣杯鼓励个人实现精神理想”［８］１０６，圣杯意象所凝结的善恶冲突原型被
置换为个人的自我期许与期许难以实现之间的矛盾，圣杯意象体现出个性化的特点。“二十世纪

末期，英国和美国的诗人和小说家们仍然倾向于试图用圣杯赋予人类的经验以意义，而此前这往

往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８］１１５对于孩子来说，圣杯是他参加比赛时获胜的奖杯，对于失业的父亲

来说，圣杯是他希望找到的工作。圣杯意象体现人类对超越自我的向往，这也为圣杯意象划出了

一条界限，这条界限同时也是它的内在本质，尽管圣杯意象可能指向超验神圣的，可能是世俗经

验范围之内的，但该意象不会有隐喻丑陋、罪恶、重负等负面价值的倾向。

（二）超越精神的外化

２０世纪末文化全球化以来，圣杯意象经由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这说明世俗化、技
术理性已在整个世界扩张，超验的世界不可挽回地衰落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宗教信

仰、人文精神等的追求，因为人类意识到人的主体性并不是完整的，必须借由人自身之外的外在

场域或某种关系结构才能实现。“圣杯代表了实现人类意识最高的精神潜力”，圣杯意象就是人

类实现自我超越的外在介质，中古时期它指向了超验世界，现代化以来它指向了更为具体的目

标，体现了人类在经验世界中的自我超越与追求。因此，圣杯意象是超越精神的外化。

中世纪，圣杯意象指向了超验世界，只有贞洁而又对上帝绝对虔诚的骑士，才能追寻到圣杯。

大部分圆桌骑士都如同兰斯洛特一样挣扎于欲望与信仰之间，无法追寻到圣杯。但是，从人类集

体无意识层面来讲，圣杯意象成为了人性的例证。“神话首先而且主要关涉心理现象，这一事实

揭示出灵魂的本质是他们时至今日仍绝对不愿正视的东西。虽然原始人对显在之物的客观解释

不太感兴趣，但是他们有一种迫切的需要———或者更加准确地讲，他们的无意识心理有一种无法

抗拒的欲求———把一切外在的感官体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仅仅见到日

出日落；这种外在观察必定同时为一种心理事件：有自身规律的太阳必然代表某一位神明或者英

雄的命运，因为他最终唯有留存于人的灵魂之中，别无他处。一切被当作神话的自然过程，比如

冬夏季节的交替、月亮的阴晴圆缺、雨季的来临等，在任何意义上都绝非这些客观事件的寓言；相

反，它们是心理的内在的、无意识的冲突事件的象征表达，心理经由投射变得与人的意识相

连———换言之，反映在自然事件之中。投射如此重要，以至数千年文明的洗礼才把它在一定程度

上与外在对象相分离。”［９］７－８神话其实是原始人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对应物，是对自我的一种肯

定与认同，人们将自我投射到神癨身上，并可以通过崇拜获得一种对应性的安顿力量。对圣杯的

追寻其实是骑士对自我信仰、道德、勇气、智慧与力量的一种确证，无论圣杯骑士追寻到哪里，无

论他为追寻经历了什么危险，都是他自我本质的呈现、他最根本需求的体现、他潜意识最渴望的

表达。人们言说圣杯，不是站在圣灵的高度俯视人类或者与人类进行对话，而是人类自身最深刻

期许的宣讲。骑士崇拜圣杯、追寻圣杯，其实是在言说自己。“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性是所有神圣

概念的来源；神圣来源于人性意象。因此，这些神圣的故事成为了心理探究和自我实现的有效

工具。”［８］１００

世俗化社会的一个维度是承认并接受人的现世欲望，与圣杯意象所象征的“精神自我”相

对，王权、爱情等都是“欲望自我”。中世纪圣杯意象体现的是“精神自我”的绝对优势。而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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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指“欲望自我”成为“精神自我”的主导，在“欲望自我”的驱使下，人类成为消费主义与物质

至上的奴仆。对彼岸世界与终极意义的追求，不再是时代的主流，人们不会因为追求无限、绝对

的超验世界，而牺牲、减弱对有限的、世俗社会的热情。世俗化社会的另一个维度是人摆脱了神

的束缚，从此有了自主性，人们以理性的原则自我立法并以此替代宗教。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使

理性的规约崩塌，人类社会随之进入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时代，价值意义日趋多元。欲望的合

法化与人的自主性的增强，导致人对自身的关注远远超出对外在世界的关注，在“欲望自我”的

主导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圣杯，对圣杯的追寻其实是对个人自我内心的探寻。这种对自身

的关注具有否定外在于个人主观观念的特征。

中世纪，对圣杯的追寻体现了对超验世界的向往。世俗社会，对圣杯的追寻体现了对自我的

超越。无论哪个时代，对圣杯的追寻都源自于对自我的探索与超越，而圣杯意象无疑是人类超越

精神的外化。“现实总是戳穿那种关于纯净和高尚的社会生活的幻想，谁会否认这一点呢？但

是，如果我们的意识没有超越那种事关可行性的循规蹈矩的限制，我们又将身置何处呢？”［１０］８７

（三）生命意识的焦虑

从１２世纪到２１世纪，圣杯意象及其文学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追寻”与“圣杯意
象”之间的张力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人的追寻意识与生存境遇及追寻结果之间一直处于二律背

反的紧张状态。在圣杯意象的建构、消解与重构中，我们能够发现人类生命意识的焦虑，从对信

仰的执著到对宗教传统的质疑，从对打破传统的担忧，直至对深层的道德和历史的探寻，充满疑

虑与纠结。随着科学的日益发达与传统信仰的失落，人们要接受社会的转型，而通过圣杯意象表

达的所有的恐惧、不安都与此有关。

追寻主体的追寻意识与生存境遇之间的对立，是造成圣杯追寻主体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类总是生活在‘意义’之中。任何试图抛开‘意义’来探讨环境的人都必将是如此不幸：他将

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他的行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任何人都将是无用的———一言以蔽之，这

些行为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并没有任何人能真正逃离‘意义’。”［１１］３人注定无法逃离意义，追

寻主体希望通过圣杯追寻来确立意义，也是注定的。但是，追寻主体的意志与行动并不能构成完

整的意义，只有通过与追寻客体之间的互动，才能实现追寻主体的意义与价值。但让人纠结与不

安的是，人也无法选择或者逃离生存境遇。在追寻圣杯的征途上，无论追寻主体是中世纪的骑

士，还是现代的学者、神父、孩童，生存境遇都是他们追寻路上的最大困境。

中世纪时期，追寻主体在不断探求圣灵世界的过程中确立意义，从寻宝转向对上帝的信仰以

及对自我心灵的探寻，而圣杯意象就是圣灵世界的实物表征，它也是中世纪时期稳固的社会秩序

与观念的体现。个体的存在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始终受到外在客观世界

的规约。具体来说，基督教信仰统摄社会，个体的意志与行动不过是回应上帝的权威与召唤，“视

个体为社会整体一个分子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被出自基督教宇宙观的使命观念所尊崇，按照这

种观念，每个人都‘蒙召’完成一定的任务”［１２］１２８。盖拉哈德是上帝派到人间的特使，注定能追寻

到圣杯。而对于其他非圣杯骑士而言，上帝就是其圣杯征途的境遇。中世纪的追寻主体，“体现

了古代人生存的非我化倾向，即自我始终处于共同体和传统的压制之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

创造性没有得到鲜明的体现和提升”［１３］２３－２４。而现代西方人的生存境遇恰好与中世纪相反，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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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传统失落，人的主体性被分化，人的精神处于异化状态。此时，现代人或者质疑古老的圣杯

意象，或者追寻自己心中的圣杯。追寻主体要面对的是充满不确定性与流动感的外在世界，现代

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感，使得追寻主体始终处于困惑与迷惘之中。

追寻主体的追寻意识与追寻结果之间的背离，是造成圣杯追寻主体焦虑的另一个原因。圣

杯意象的文学文本中，除了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亚瑟王之死》《国王叙事诗》中的帕西法

尔、盖拉哈德，《达·芬奇密码》中的兰登与索菲之外，大部分文本中的多数追寻主体都以失败告

终。尤其是在现代文本中，对圣杯的追寻似乎意味着“永恒”的失落，这给追寻主体带来更大的

压力与动力，也会让主体产生一种不满足感与焦虑感。然而，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体验追

寻———不是追寻圣杯本身，而是追寻经过解读的圣杯。因此，追寻意义永远是不完整的，追寻的

工作或多或少都未完成，或者它永远无法完成。

三、圣杯意象的文化影响力

从圣杯意象产生、发展、衍化、定型、派生并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重要文化象征的过程中，我

们可以发现圣杯意象的文化影响力。

其一，圣杯意象作为欧洲文学或文化的载体之一，具有广泛传播的价值。

首先，骑士文学的圣杯意象作为英国中古时期特有的文学符号，它不但是一个具体的所指，

而且是一个不断被人们言说的能指符号。这一能指符号可以作为一种象征形式在不同文本的叙

述中复现，进而折射出人类不断变化的欲望和文化需求。圣杯意象的包容性与延展性，赋予了圣

杯永恒的生命力。其次，它体现了欧洲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了深厚的西方传统文化观念，

具有鲜明的欧洲文化特色。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指出：“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

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是神话）系

统的一部分。”［１４］２０４圣杯意象作为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化的重要意象，被赋予了很多超乎外形的内

涵，鲜明地揭示了追求超越世界或彼岸世界的民族文化心理。再次，意象的想象与联想功能，“意

味着某种精神状态，尤其是感情状态予以共鸣的再现”［１５］２１９。圣杯的本质是可望不可即的理想

境界，凝结了人类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反复探讨了人类永恒面对的生存境遇———理想与现实的矛

盾。因此，圣杯意象在后世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体现了欧洲各国乃至西方人认

同信仰或者理想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在内心形塑出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

其二，圣杯传说的故事性起到了链接各国文学、文化的作用。

早在中世纪，圣杯传说就以故事的形式传遍欧洲各地。听故事是人类古老永恒的愿望。根

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大脑，如同一个故事接收的装置，人类对于故事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的，人类的心理接受机制与故事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亚理士多德谈到文学起源时说：“人从孩提

时代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

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１６］１１就个体而言，每个人内心深

处听故事的渴望，从儿童喜欢听大人讲故事这个普遍现象中就可以得到印证。这种对故事的本

能渴望，体现着人们对外在世界的好奇、认知和领悟，并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减弱。就群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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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较为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在反复传颂中逐渐成为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文学符号或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故事对人类

的精神生活具有延伸性的影响，它代表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沟通的

桥梁，人类能够通过故事的传播建立起文化认同感。

故事是一切小说不可或缺的最基本要素，福斯特认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

成其为小说。”［１７］２３罗兰·巴特说：“叙事是与人类历史同时产生的。”［１８］２英国作家伊·鲍德温将

一切小说看作故事的形式，认为“小说是一篇臆造的故事”［１９］１５５。传奇作为小说的一种形态，具

有故事性与传奇性。

除了具有一般小说的故事性之外，圣杯传奇故事本身的特点，还满足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

与不同民族的共同的审美期待。

在圣杯传奇的故事中，骑士英雄作为原型人物反复出现，映射了人类的英雄情结。“一旦原

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

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２０］２２７骑士英雄

是原始意象的一种，它作为文化遗传基因，反复出现在各种艺术形式中。人类渴望英雄，就是想

要摆脱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恐惧。“人类寻找英雄，从本质上说，正是在寻找生命理想的凝聚方式，

寻找自身危机的拯救途径，寻找一种人生力度和高度。”［２１］１４２

圣杯意象从心理原型到意象原型，以至被基督教文化所统摄，再到后来的世俗化，一直贯穿

着相同的人类集体无意识，以及相似的叙事结构。圣杯传奇的故事是英雄历险模式，而英雄历险

模式像梦一样，源自于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一次英雄历险模式，就是一条通向真正个体性的道

路，真正自我确证的道路，一次回归初心的旅程。“它讲述的是普遍性的自我转化的探求，是一个

创造性的重生的意象，是我们内在的永恒循环，是一个离奇的发现：发现追寻者所追寻的奥秘就

是追寻者自身。英雄的旅程是把两个相隔遥远的观念绑在一起的象征，一个是古人对灵性的探

求，一个是现代对自我认同的探求。正如坎贝尔所说的，这两种探求‘事实上是一样的，它们的形

状虽然千变万化，但我们总可以在这里找到那个惊人的、恒常不变的故事’。”［２２］１０

其三，圣杯意象的世俗化，是推动圣杯意象产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基督教的权威性使基督教在蛮族地区广为流传，并逐渐成为蛮族文化的一个特质，圣杯的宗

教化就是其特质的体现。反过来，圣杯意象作为文学作品的组成部分，它在情感上也重塑了基督

教。但是，这种重塑是用情感的叙事为宗教代言，鲜活的人物、曲折的情节和瑰丽的想象让基督

教精神走进普通民众的视野，并真正热爱基督教。正如泰勒所言，“在非宗教和哲学领域，由于中

世纪思维和心灵的演化，新颖的情感和场景也已经导入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中……中世纪用丰

富的爱和恐惧，用伟大的想象力，用神秘和象征的力量美化了他们的遗产，将其戒律转化为

精神”［２３］１９。

同时，圣杯意象及骑士英雄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模式与生活方式具有内倾性。“一般地说，

理想并不排除罪恶、战争、屠杀、报复之类题材，相反地这些现象往往是英雄时代和神话时代的内

容和基础，在这种时代里法律和道德愈不发达，人物形象也就愈顽强、愈蛮野。例如在叙述骑士

冒险的故事里，骑士们出外游行，本来是要铲除祸害，打抱不平，但是他们自己也往往做些横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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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的事。宗教中殉道者的英勇气概也须假定当时情况是这样野蛮残酷的。但是就大体来说，基

督教的理想着重内心生活的真挚深厚，所以对于外在世界情况是漠不关心的。”［２４］２４４随着文艺复

兴与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人的社会生活开始向世俗化发展。世俗化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社会自身的世俗化，即人类的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

制度由“君权神授”转向理性的社会管理制度，教会则从社会生活的中心退居到边缘。另一方面

是宗教及教会自身的世俗化，即教会也在不断调整教义、教规及传教理念，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神

的宗教开始向人的宗教转变，开始强调现世生活的幸福。圣杯传奇走向世俗化，圣杯意象也逐渐

从天堂走到人间，从神性回归到人性，并与普罗大众融为一体。２０世纪末以来，在文化全球化与
大众文化的合力下，圣杯意象借助大众媒体的包装，开始通过影视、动漫、广告等多种形式向世界

各地传播，真正实现了全球化。

四、结语

２１世纪的今天，西方社会以及人类仍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圣杯意象的传播与再
创作仍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西方已经对宗教和人性失去了希望。当尘世人文主义无法解决

我们的问题时，质疑的时代变成了悲观的时代。矛盾的是，当我们对于神话提供答案的能力非常

悲观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向深处寻求答案。这是文化在失望与希望之间，在虚无与意义之间斗

争的碎片，随着我们拒绝传统的真相的概念，我们矛盾地，甚至精神分裂地寻找真相。因此，神圣

他界中的容器被带到经验世界，无论这个是否对它更好。在质疑神圣他界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

问我们自己要拿圣杯怎么办：我们可以视其为不相关的东西而拒绝它，嘲笑它，我们可以将其作

为一种值得尊敬的时代错误而接受它，或者我们可以将它变成一种隐喻，来为其找到用途。无论

我们怎么做，圣杯一直在我们的诗歌和小说中，就像一团游走的火焰。”［８］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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